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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五

竹根河游击队有一段被人们津津乐
道的历史佳话，叫“日打交通，夜烧木
城”。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西家大山以东，布满进山“清剿”的

敌军——— 钟铺湾驻有敌四十七师师部，
吴家店驻有敌一个团，李家集驻有敌一
个连。
敌人尽管兵力麇集，威威风风，骨子

里害怕红军游击队、害怕群众到了草木
皆兵的地步。为了防御，敌人在西家大山
顶上筑起集团工事，还利用森林资源，沿
竹根河方向，修了一个古来少见的木城。

所谓“木城”，即把一条岭上的大松
树砍倒，筑起长长的木栅栏。远远望去，
这木城就像一条逶迤而行的龙。那架设
在山顶的一挺机关枪，对准竹根河一带，
虎视眈眈，见影就打。
敌人在西家大山以东集中这么多的

兵力，可是周围一带已被他们糟蹋得田
园荒芜，十室九空，纵然天天打家劫舍，
也无油水可榨，哪里填得饱肚子。所以，
敌人的军需物资，一概由湖北罗田方面
供给。从罗田到钟铺湾的道路上，被逼当

挑夫的农民，在押运的匪兵皮鞭下，终日
络绎不绝。这件事，自然逃不过游击队的
眼睛。游击队经过合计，决定给他来个针
锋相对：白天，打敌人交通；夜间，毁敌人
木城。

1933年夏的一天，游击队从竹根河
翻山到了佛元。佛元，是敌人运输队从罗
田到钟铺湾的必经之路，山上松林浓密，
一棵棵松树都有人一抱那么粗。游击队
员一人一枪，直挺挺站在松树旁边，一点
也不露痕迹。

敌人的运输队来了。领头的是几个
尖兵，中间是一队挑夫，有挑米的、挑面
的，还有挑烟的，最后是押运的一队匪
兵。敌人在明处，游击队在暗处。等前面
的尖兵一过去，游击队立刻冲到挑夫中
间，接过担子，返身就往山上跑。有的挑
夫认识游击队，高兴地把担子递过来；有
的是被抓来的，一路千辛万苦，这时也乐
得卸掉担子，轻轻松松。
这样，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敌

人的给养截获了。等到敌人知道
运输队遭到袭击，游击队已经上
了山，敌人也只能望山兴叹。

后来，游击队还采取伪装战术，穿上
从敌人身上剥下的军装，以押运为名，把
运输队引到指定的地方，截获敌人的物
资。1934年秋冬之交的一次，游击队采取
伪装战术，缴获大量冬衣，搞得敌人狼狈
不堪。
毁掉敌人的木城，是一件很棘手的

事情。山岭很高，又布满障碍物，人上不
去，无处下手。可是，游击队智慧大，很快
就想出办法。原来那被砍断作障碍的松
树，经过夏天的太阳暴晒，针叶变得又枯
又红，看上去就像一绺绺红头发。游击队
决定：火烧木城！

这天夜间，雷伟和他们9个人分成三
组，从茶棚岭与三里冲之间，悄悄爬上西
家大山。接近木城，他们给松毛点火后，
便顾不得树桩绊腿、石棱扎人，拼命往山
下滑驰。这时，敌人从后边打响一阵阵枪
声，可已经迟了！三处点燃的火，借助山
风的威力，立刻烧成漫天大火！那又干又
脆的松树，一碰到火，“噼里啪啦”“噼里
啪啦”，就像一座火山在爆发。

顷刻间，敌人苦心经营的木城，便毁
灭在火海之中。群众望着西家大山的大
火，无不拍手称快。
木城的烧毁，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

击。 (张正耀 编著)

打交通 烧木城

竹根河游击队，原来归赤南县三区
四乡苏维埃政府领导。1934年春，编入
一路游击师，改为第四战斗营六连。

竹根河游击队编入一路游击师后，
虽然仍坚持竹根河两岸的斗争，但有时
根据需要听从游击师调遣，随全师统一
行动，活动的范围和斗争的规模都比以
前扩大了。

雷伟和在四营六连当战士。当时,与
四营西边毗邻的，是白沙河战斗五营。
四营和五营这两个兄弟单位中间，有个
叫胭脂坳(今金寨县关庙乡胭脂村)的地
方，驻了一支约300人的反动民团。这
支民团，不仅阻隔了一路游击师四营和
五营相互配合作战，而且成为插在竹根
河、白沙河、麦园、关王庙一带方圆数
十里游击区中间的一枚钉子。

这支民团的头子叫周相波，原是当
地的一个豪绅。自红军主力撤走后，此人

反攻倒算，坏事做尽。他曾配合国民党反
动军队屠杀革命群众几千人，还贩卖大
批苏区妇女，用来购买枪支，组织反动武
装，与游击队为敌。

胭脂坳的这支民团，本来对竹根河
游击队就有很大的威胁，它与东边西家
大山的敌人彼此呼应，使游击队开展活
动常有后顾之忧。有一次，游击队前往
西家大山打田继显，遭到国民党的追
击。当游击队撤至麦园(今金寨县关庙乡
墨园村)时，胭脂坳的民团又出来堵击，
迫使游击队撤至山林，才得以脱险。游
击队早就想消除这个后顾之忧，无奈力
量有限，不可左右开弓。

1934年秋，在游击师统一指挥下，
四营和五营配合起来，分别从河东、河
西两个方向，夜袭胭脂坳民
团。
这天下午，四营从四老尖

驻地出发，经麦园至胭脂坳。当四营迫近
民团驻地青龙寺时，天已擦黑。战士隐约
看到青龙寺前放有几棵树，作为障碍物，
山上设有岗棚。胭脂坳还矗立着一座碉
堡。看好地形，四营与五营联络后，就发
动了袭击。

四营的战士这边拆除障碍物，五营
那边冲锋号就吹响了。正在酣睡的团匪，
一听到枪声大作，四面呐喊，慌不迭地爬
起来，就朝白沙河方向逃跑。有的匪兵，
逃跑时连衣服都来不及穿。战士们拥入
青龙寺，踩了敌人的营盘，连锅灶碗盏都
给砸得稀巴烂。

雷伟和所在的六连，战士乘势冲上
山，点起火，把敌人的岗棚烧得一干二
净。碉堡里的敌人开始拼命往外打枪，当
看到他们的人纷纷溃逃，知道大势已去，
也跟着跑了。

反动派貌似强大，其实不堪一击。一
路游击师在短短的时间里，拔掉了胭脂
坳民团这枚钉子。胭脂坳一带，便为革命
势力所控制。 (张正耀 编著)

巍巍大别山，绵延数千里。大别
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座山脉；大别
山，不是一座山脉，而是一个更为广
大的地区。

儿时，每到双抢，多半会遇上干
旱。求天天不应，拜地地不灵。门前小
河来水了，整个村子沸腾了。父亲告
诉我门前小河那清凉的流水来自大
别山。
大别山的清泉顺着河堤奔腾着，

越过梁坝，跌进池塘，钻进稻田，父亲
的脸上堆满笑容。于是，大别山便深
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金寨，于我是熟悉的，从小到大
读过很多关于金寨的文章。金寨，是
红军的故乡，是将军的故里，是希望
工程的发源地。

金寨，于我是陌生的，金寨在书
本上，金寨在电视里，金寨在我的想
象中。
金寨，不知从何时种在了我的心

里？
小学时，老师教《倔强的小红

军》，他告诉我们这个小红军的老家
就在金寨。
初中时，历史老师说金寨是将军

县。那时，我读到一本抗美援朝的书，
认识了一位将军，他的名字叫洪学
智。知道他是安徽人时，我无比自豪。
原来，金寨就是将军的故乡。
师范时，我从书本上看到一个大

眼睛姑娘。那双眼睛，迸发出她对知
识的渴望。她，就是苏明娟，一位来自
金寨的小姑娘。正是她，让希望工程
星火相传。
走上讲台时，我教孩子们《千里

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挺进的地方
就有金寨。

2020年，我的第一篇散文刊发
于《皖西日报》。正如此，结识了好几
位金寨籍文友。我从他们的文字里读
到更为全面的金寨，革命文学家蒋光
慈，红军广场、汤家汇和斑竹园，梅山

水库、响洪甸水库，天堂寨、马鬃岭、
燕子河大峡谷，还有总书记到访过的
大湾村。
金寨，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去红

军广场敬献花篮，到金寨县革命博物
馆唱响“八月桂花遍地开”，成了我的
念想。

5月，我第一次踏上金寨这片红
色土地。头天晚上，我便作出各种想
象，喜悦之情涌上心头。

天还没有大亮，我便起了床，第
一个坐上大巴车。人虽在车上，心早
已飞向红色圣地金寨。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一点也不觉
得累。山，渐渐多起来；水，渐渐清起
来。到了，到了，金寨到了。那是梅山，
这是史河。

一队队，一排排，戴着红军帽，穿
着红军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走下
大巴车，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来接受
红色教育的人。

红军广场到了。革命烈士纪念碑
上那颗红色五角星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燎原星火”四个金色大字发出夺
目的光。敬仰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沿着25级台阶，缓步向上，每个
人的表情都很庄重。这25级台阶寓意
着在金寨县休埠镇诞生和组建了红
25军。红25军是第一支到达陕甘革
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队，被誉为“长
征先锋”。

天，有些热。纪念碑前，庄严肃
穆。敬献花篮的队伍一个接一个；《义

勇军进行曲》一次又一次在红军广场
响起；“永不叛党”的誓词响彻天际。

沿着石阶往下，柏树丛中，革命
烈士墓和革命烈士纪念墙像一座无
形的丰碑，书写着金寨的红。

一列列、一行行，近11万红军将
士血洒疆场。金寨英雄儿女浴血奋
战，铸就了伟大的大别山精神。他们
为人民、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
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不断激励
后人。
走进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每一段

历史时期的革命运动，无一不展现了
金寨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决心和不
怕牺牲的精神。

一幅幅图画，一张张照片，一段
段解说，一座座雕像，将金寨波澜壮
阔的红色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八月桂花遍地开，唱出了金寨儿
女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正有先辈付出的巨大牺牲，才有
幸福安定的当下。

金寨的红，夺目；金寨的红，光
荣；金寨的红，是向往；金寨的红，是
信仰！

金 寨 的 红
施训洋

夜袭胭脂坳民团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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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二四八月乱穿衣，衣服穿了脱、
脱了穿，反反复复。温度像直线一样，一天天

“嗖嗖”地往上窜。不知不觉中，已到火红的
五月，各种树木都披上了厚厚的绿装。走出
家门，满眼都是碧绿，行走在马路上，你就仿
佛在绿波中穿行。各种各样的花次第开放，
争奇斗艳，让人目不暇接，有紫色的像蝴蝶
翩飞的鸢尾花，有白色的如云霞般的狗牙
花，有粉红纯白相间的夹竹桃花，还有那火
红灿烂的石榴花，映衬在一片片绿叶从中，
显得更加耀眼夺目。空气中已经能嗅到初夏

的气息，一阵轻风吹来，混合着香樟和青草
的香味，让人感到蓬勃的生命力量。

夜幕四合，乌云低垂，天地间显得异常
寂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即将降临。说时
迟那时快，一道闪电划过漫漫夜空，大地上
的一切瞬间被照得清晰可辨。一滴、两
滴……春夏之交的细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
接着是一阵狂风，大雨迅疾瓢泼而下，天地
间连成一片，仿佛要淹没一切。

不知何时，青蛙在雨中叫起来，起先是
一声、两声……断断续续地，继而是一起叫

起来，一唱一和，一呼一应，仿佛是十只、百
只、千只……最后千万只声音都汇聚在一
起，形成排山倒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不知
疲倦、无止无休。即使是在大雨停下的间歇，
千万只青蛙也没有停下歌唱，而是更加起
劲、更加欢快。我很奇怪，这里早已经是一块
住宅小区，从来没有看到青蛙在这里出没，
它们是怎样生活的，难道是我的耳朵听错了
吗？
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屏气凝神，

仔细倾听，耳旁的确是千万只青蛙的大合
唱，仿佛是一支组织有序的乐队，有高音、低
音，有男声、女声……此起彼伏，抑扬顿
挫……也许这里以前曾是池塘，只要有一点
点水分，它们就赖以生存，用声声不息的歌
声呼唤这个盛夏的来临吧！
恍惚中我似乎听到故乡久违的蛙声，它

埋藏在我记忆的一角，此刻是那样的新鲜，
那样的熟悉！
每当隆冬退去，水温渐升，绿意丛生，那

些青蛙就从冬眠的泥土中苏醒过来，在有水

的地方产下幼仔—蝌蚪。你会在池塘、稻田、
水沟等，看到成群结队的蝌蚪，一群群、一团
团、一簇簇，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漂浮游动，
而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会看到这些蝌蚪已长
成各种类型的青蛙，它们有丰富多彩的花
纹，青色、灰色、黑色……它们是这个广阔天
地最佳的运动健将和最自由的主角，窜来跳
去、追逐嬉戏，旷野间不时传来它们嘹亮的
歌唱。
记得是在一个午季后的夜晚，成片成片

金黄的麦子和油菜已经收割，秧苗正在茁壮
成长，田野里绿油油一片，空气中弥漫着金
银花和稻花的清香。月华如水，微风轻拂，大
地被照得如同白昼。沿着马路漫步，声声蛙
鸣入耳，一声高过一声，有的高亢嘹亮，像是
战鼓擂响；有的窃窃私语，像是琴声悠扬；有
的缓慢低沉，像是在述说无尽的往事……它
们似乎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夏夜音乐会。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千
万只青蛙声声不息、绵绵不绝，意味着一个
丰收在望的好年景！

又 闻 蛙 鸣 声
王康奇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25天了，有时还
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总想为他写点什
么，总想留下点什么，可每天总是忙忙碌
碌，没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行动。记得第一
次提笔写父亲是2014年父亲节，因为父
亲一生与茶有缘，看到“汉唐清茗杯”原
创散文大赛没忍住写了父亲，没想到再
次提笔写父亲竟是阴阳之隔。

父亲于1952年农历九月出生，2023
年农历六月初七凌晨离世，享年72岁。其
实父亲脑梗已卧床多年，也曾无数次想
过他会怎么样离开我们，但还是没想到
他会走得这么急、这么快，甚至没来得及
嘱咐我们一句，没给我们一个抢救的机
会，但能感受到他走的很欣慰、很安详。

回想父亲的一生，他是一个聪明、刚
毅、坚强、朴实、慷慨、大方的人，他的这
些优质品格深深感召和影响着我们，他
和母亲一道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四个培
养成人、各自成家，虽然我们都不怎么优
秀，没能活成他理想中的样子，但他们尽
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成长环境。要知道在七八
十年代，一家四个孩子读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呀，但
父母宁愿自己苦点累点，也从没让我们吃过一点苦、受过一点罪，
总是默默无闻、尽他们所能深深激励着我们成长进步。

父亲头脑灵活、聪明，也曾算是村里的小能人。爷爷奶奶体弱
多病，离世较早，他们姐弟四个，父亲作为长子，很早就挑起家里重
担。记得父亲最先承包的是生产队的茶厂，办过加工厂，后来承包
起村里的华山林场、茶厂、油厂，每天起早贪黑，非常辛苦，华山林
场在他承包期间是最兴盛的时候，最高时候有几十个工人，植树造
林曾获得过省级表彰。后来因为我们上学等原因，举家搬到东风桥
集镇，主要经营茶厂、油厂，一辈子和茶叶、机器设备打交道，一天
到晚总爱研究摸索着他的茶叶和那些小机器小设备，现在当地一
直生产的、畅销的霍山烘青茶，就是90年代初他一个人悄悄跑到
潜山学习并推广开的，这么多年着实为当地茶农和茶厂带来了不
少增收。相比生产销售，他更善长自己改造维修小机器小设备，以
致不管谁家有小东西坏了都爱找他修理，他总是乐呵呵地免费帮
忙，甚至在他卧床后还经常从网上购买很多小工具，床头堆满了他
的那些小宝贝。

父亲话语不多，比较严厉，但待人真诚朴实、为人慷慨大方，性
格坚强刚毅，甚至有些倔犟。他喜欢的人和事，能以十二分的信任
和热情对待。我们小时候他就言传身教，教育我们孝敬长辈，他对
我小爷爷小奶奶、外公外婆特别孝敬，每年大年初一，他总是要我
们姐弟四个第一时间就去给在老家的小爷爷小奶奶拜年，哪怕走
10几里路、过20多条河也从不例外。外公正月初六生日，在世
的时候每年父亲都会给他买个大蛋糕，直到现在我们的一年三节
基本都在舅舅家度过。对待亲朋好友、街坊邻里，父亲也总是非
常慷慨大方，遇到有求于他的人，更会倾其一切给予帮助、不求回
报。
父亲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正因为他的这些性格，使他

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赞可，但也因耿直得罪不少人，因信任被骗很
多次，但他总还是始终愿意相信每一个人，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

父亲的一生算是成功和奋进的一生，也是充满艰辛和坎坷的
一生，但终究是比较圆满的一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远嫁的姐
姐妹妹带着老公孩子，难得聚这么齐都回来了，陪伴他度过了生命
的最后。这一切也许都是他最后和最好的安排。

这辈子能遇到谁，并且成为一家人，都是非常难得的缘分，
不管好与不好，下辈子不一定能相见。所以，珍惜缘分！父母
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
途。希望父亲在天之
灵一切安好，希望母
亲能健康、愉快地度
过余生，也希望所有
的一切都会越来越
好……

因为陪岳母回家的缘故，我必须到离别
多年的老家走一趟。

虽然是山区，但路很好。平整的水泥路，
在起起伏伏的群山中延伸着。这是乡村振兴
的成果。水泥路在群山中穿行，山中，林木葱
郁，山鸟啭鸣。倒有鸟鸣山更幽的感觉。

“牛。”转过一个山嘴，妻喊道。我顺着妻
手指的方向，看见在路下的小河边，一条牛
在悠闲地吃着水草。河边的石滩上，坐着一
老一小。老的两眼望着吃草的牛，似乎有点
笑眯眯的感觉；小的，手捧着一本书，静静地
看着。
这是雨后的天气，很凉爽，山中也正弥

漫着丝丝的雾气，甜甜的。
“我们下来走走吧。”妻说。
我当然同意。望着眼前的一幕，我忽然

想起我的小时候，那条河，那本书，那条被我
牵到河边吃草的牛。
我的童年是在小河边度过的。河不大，

当然也不宽，但常年有潺潺的流水。每年春
夏，河边总会有绿油油的水草。那可是我的
牛儿的美食呢。
暑假里，天气虽然炎热，但因为是河的

缘故，小河分外清凉。我总会在午后，牵着那
头被我家视作宝贝的牛儿到河里。牛慢悠悠
地吃着水草。我，或趟或卧，捧着本书。我和
牛儿可是自得其乐着呢。

“想什么着呢？”妻手摘下一朵野花，撩
弄着脸，问。

“哦。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回过神，说。
我感觉自己说这话时都有点意味深长。

“我知道，你看到了那个爱看书、牛跑了
的人。”妻笑道。说起我小时候因为放牛看
书，牛跑了，害了人家庄稼的故事。妻是懂我
的，说起这些，她总是那么开心。

妻的话倒真的让我想起一些来。小时
候，因为人口多的原因，我家生活还真有点
拮据。但母亲总会把捉襟见肘的生活操持得
有点甜蜜。在家中，我是老小，于是田地里的
事都被哥哥姐姐张罗了。我呢，就在每日午
后，牵着牛儿到河边，牛儿摔着尾巴吃着水
草，我或者到河里摸点鱼虾，晚上让母亲改
善我们生活，更多就是躺在大石板上看书。
小人书、小说、散文、诗歌、哥哥的课本，甚至
父亲办裁缝班的书，只要是书，不管能不能
看懂，我都会把它看得津津有味。当然也发
生许多次牛跑了、害了人，人家找上门来的
事。

“我们过去看看吧。”妻看出我的心思，
知道我想去看看那个看书的孩子。在不经意
的生活间，妻总是这么懂我。生活就是这样，
一切需要不经意，刻意的安排总是不美满
的。就像今天，不经意间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现在我真的有点想走到那孩子边去，我也不
知道这是不经意还是刻意，许是我从那孩子
的身上在找回自己过去的影子吧。
走近看，老人吸着纸烟，脸色红润，仅有

些许点缀般的皱纹。
“放牛呢。”我用简单的话语打个招呼。

没有些许客套。在我小时候，我就知道，我们
这里相互打招呼就这样简单呢。如果你花言
巧语，人家反而不理你咧。

“放牛咧。”老人站起来，弹掉烟灰，答
道。孩子似乎沉浸在书中，依然坐在石头上。

“现在放牛的少啦！”因为牛给予我太多
记忆的原因，不经意间，我还是说起来牛。

“对呦。”老人看看牛，“现在都是生产合
作社了，种庄稼都机器了。这不，我们村今年
又刚进了旋耕机、收割机，哪还用牛？”

“那你怎么还喂着这牛。”妻问道。
“喂久了，有感情了。这牛我可是喂十几

年了，比这孩子年龄都大。你看，我老了，每
天牵着牛在这河里，和牛说说话，舒坦着
呢。”

“这是你孙子吗？”
“是呀，今年刚考上县一中，718分，全县

第12名。”说到孩子，老人满脸自豪，些许皱
纹也舒展开来。“这不，放假了，他回来陪我
放牛。”

“叔叔、阿姨好！”听到谈到自己，那孩子
从书本回过来，站起来向我们打招呼。我看到

孩子手中的书是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的《月亮
与六便士》，这是今年很畅销的一本书。

“这本书不错！”我说道。
“这孩子就爱看书，已经看十多年了，还

在看，就像我一样，看这牛十多年了，就是看
不够。”

“我们走吧。”岳母在路边喊道。
我起了身，向这一老一小告别，继续我

回家的路。
回望渐渐淡去的放牛的老人、看书的孩

子，我忽然感觉到生活的味道就像这一直在
我记忆中的那河、那牛、那石板，那本书，一
切就是那么的不经意，也因为是那么的不经
意，它们就一直在我的记忆之中，想到此，我
竟然感觉自己就是刚才那看书的孩子。那我
今天的这刻意抽时间陪老人回乡就是我不
经意中的自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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